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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歡喜寃家》書寫女性所表現的世情意涵 

林偉淑 

一、前言 

魯迅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提出人情小說／世情小說。1其後的學者對於人情小說／

世情小說提出各種界說。「所謂世情，指的是社會裡的種種人事物，以及整個社會的

脈動及狀況；所謂人情，包含人的思想、情感、心理、願望和理想等整個精神境界。」

2更有學者指出：世情小說與人情小說雖意涵相去不遠，然而衡量人情、世情二詞，著

一「世」字，似更能點出俗世、現世此生活場景的現實意味，乃是直指當下人間、凡

俗庶民俯仰其中的生命舞台、既非遙遙遠古，亦非殊方異域：世情一詞，亦能切合此

類作品描摹世態百相、人情萬端的豐富內涵。3 

不論是人情小說／世情小說指的都是：家庭生活、婚姻、男女情感的描寫，進而

記錄社會眾生相、間雜果報思想。人情小說／世情小說指涉的內容相似，只是在認知

上，「世情」裡同時包含了人情世故及世相百態。學者胡衍南整合「世情小說」的說

法： 

世情書的定義問題，始終沒有在魯迅那裡獲得解決，「描摹世態，見其炎涼」

的說法雖為現、當代學者普遍接受，並且借來西方文學理論中的現實主義、或

自然主義以為呼應，但是「世態」、「人情」畢竟包羅甚廣。 

所以，學界對世情書—其實也就是世情小說、人情小說、世態人情小說、或人

情世態小說—的定義仍舊沒有完全的共識。4 

事實上，世情不會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內涵，因世情小說橫跨了明中期後（萬曆 1572-

1620）、晚明、清初、清中期至清末（宣統 1908-1911），大約三百多年的時間。相信若

 
*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109-2410-H-032-057-之部分研究成果，感謝審查委員以及所有不吝指正之專

家學者，謹此致謝。 
1 魯迅：《中國小說史略》 （上海：上海古藉出版社，1998 年 1 月初版），頁 126。 
2 李修生、越義山主編：《中國分體文學史‧小說卷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300。 
3 陳翠英：《世情小說之價值觀探論》（臺北：國立台灣大學中文所，博士論文，1996 年），頁 3。 
4 胡衍南：《金瓶梅到紅樓夢—明清長篇世情小說研究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9 年），頁 3-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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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透過不同時期，具代表性、內容豐富的世情小說之梳理，必能指出世情意義的變化

及脈絡。 

（一）問題的提出：書寫／編寫的男性透過描寫女性，展現了何種淑世關懷以及娛樂

旨趣？  

明清小說描寫家庭的生活細節，寫欲望與利益交換的男女：在文化意義上表現男、

女的性別意識，也寫主僕、妻妾之間的階級意識；在文本書寫上則有男性作家的書寫

策略及文化的凝視，以及明清小說書寫傳統底下，對於女性身體／女性存在的認知及

想像。 

日本學者合山究將「女性」作為明清社會思考角度。合山究指出：「明清社會文化

結構的複雜與多樣，成功的顛覆了傳統中國女性受害者的形象。」5 合山究也注意到：

「明代以來的淫佚之風，到了清代更加變本加厲。」「嚴厲強調貞節乃明清時代的特

徵，但此時卻同時出現了極度沈迷淫蕩的相反思潮」6他同時提問：「明年清時代當中，

特別是清代，到底是嚴格的道德主義時代？還是充斥著淫蕩之風的年代？」7 

他指出明清文學對於女性的書寫似乎是貞節與淫蕩對立又並存。那麼，明清男性

作家是如何看待女性，他們在描寫女性的情感與欲望時，又如何展現編寫者的淑世關

懷以及娛樂旨趣？ 

（二）小說呈現了男性對於女性的想像、觀察與期待 

本文討論的《歡喜寃家》收錄於《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》8。《中國古代珍稀本小

說》作品收錄雜駁，其中約莫五分之二的作品是世情書寫。《歡喜寃家》共 24 回，視

其文風非出於一人之手：「西湖漁隱主人姓氏不詳，但他編輯此書勸世警俗的目的是

明顯的。它以二十四個傳奇色彩極濃的故事，揭示了一種普遍的世情。」（〈前言〉，頁

381） 

布爾迪厄在《男性統治》說明著，男性社會如何看等待被統治的女性： 

男性氣概既被理解為生殖的、性欲的和社會的能力，也被理解為戰爭或施暴的

 
5 蕭燕婉、菅原淳子：〈中譯導讀：合山究教授與劃時代意義的《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》〉：《明清時代的

女性與文學》，頁 30。 
6 合山究：《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》，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16 年 12 月初版），第二篇第三章〈死於性暴

力的節婦烈女〉，頁 241。 
7 合山究：《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》，頁 238-239。 
8 侯忠義等校點：《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叢書》（潘陽：春風文藝出版社，1994 年 10 月第 1 版，1997 年 3

月第 4 次印刷）。全套十卷內容分為：歷史小說、世情小說、神怪小說、公案小說四類。作品或為個人收藏，

或少數圖書館館藏，少數收在其他文集中，至 1994 年才被整理成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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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（尤其在報復中）但男子氣概首先是一種責任。男人與女人相反，女人的

名譽基本上是消極的，只能得到維護或失去，女人的美德依次是貞潔和忠實。

9 

不論古今中外，女人的美德是維持自己的貞潔與忠於父權。晚明，女性的忠誠與貞潔，

不同於中國社會的其他時期。晚明成為男性文學中心與女性文學介入的重要交會時刻，

表現文化、社會、經濟、政治的多樣性、複雜性。晚明「才女文化」集中在江南地區，

女詩人的作品在父兄或丈夫支持之下得以出版，江南地區因此刊印以女性讀者為對象

的書籍。另外，晚明的名妓與文士往來甚至出版文學作品，例如柳如是和陳子龍的唱

和以及開創雲間詞派，他們編纂《列朝詩集‧閏集》。才子佳人、文士名妓，成為時代

文化的縮影。這是文人以名妓自弔，也弔晚明的文化姿態： 

這是一個充滿「表演意識」的時代，忠臣、名士、佳人都有熱切的自我感覺，

往往透過激烈的姿態展現其生命熱情，建立自我形象。Idema便指出，許多文

士與名妓的言語行為，在在顯示他們將自己視為—也表現為—才子佳人故事中

的人物。於是，秦淮名妓最終竟成為晚明文化的縮影，明亡後，文人對晚明菁

英文化的懷念便往往寄託在名妓身上。既然不遇文人習於自比為飄零佳人，那

麼弔名妓如同弔自身，也就是弔晚明，對「風流」的追念就此成為一種政治的

姿態。10 

至於寫給普羅大眾讀者的通俗作品，往往來自對上層文學的模仿：上層寫名妓；而通

俗的、市民的、普羅大眾所閱讀的世情小說，則更廣濶地寫各類娼妓、欲女、寫世間

各種男性觀點或男性想像底下的女子。李貞德在討論「性別史」時，提到研究中國婦

女史從「關係」為思考： 

研究中國婦女史，很難不牽涉男性，過去單純以女性為對象，忽略了男人在後

那隻仔細看就看得見的手，恐怕未能得實。11 

男性對於女性的觀點，展現了那個時代男性文人的立場，或者群體的文人處境。劉靜

貞討論宋代「列女傳」中的「烈」女，已從性別分類的「列女」傳，成為「專書節烈

一門」的記述。「婦人之德，於溫柔，非溫柔無以成其仁，然而真正外顯，得以立節垂

名者，仍然是賴其有貞烈之行。」12宋代列女傳描述一個又一個的殉死的烈女事蹟。

 
9 ﹙法﹚皮埃爾‧布爾迪厄：《男性統治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12 年），頁 73。 
10 胡曉真：〈文學與性別—明清時代的婦女文學〉，《中國史新論—性別史分冊》，頁 345。 
11 李貞德主編：〈導言〉，《中國史新論—性別史分冊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12 年 7 月初版），頁 8。 
12 劉靜貞：〈性別與文本—在宋人筆下尋找女性〉，《中國史新論—性別史分冊》，頁 25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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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不僅僅存在於宋代文人書寫女性的個人選擇，同時也呈現了在文化凝視底下的宋代

婦女，13甚至女性自我呈現與自我觀照。14小說中更見女性在情節展演中，反映社會文

化的片段：「無論是唐宋變革還是宋元明過渡，她們的故事就藏埋在當時的社會文化

之中。」15 

明清亦然，明清世情小說描寫的是家庭、市井的生活日常。若就小說描寫女性及

女性的身體書寫，或許，在此過程中所指向的世情小說的意涵，或可有不同的闡釋角

度。 

二、《歡喜寃家》描述男女欲望以演繹社會實相 

（一）女性欲望的需求與滿足 

對於女性欲望的描寫，在《金瓶梅》裡已然形成，潘金蓮、龐春梅絕對是欲女的

代表。《歡喜寃家》進一步指出：女性出軌是因為丈夫無法提供欲望的滿足，或者意外

領略「從未感受到雲雨是這樣的歡愉美好」；又或者女性被迫失去貞節時，無法抵抗欲

望時的歡美，她們的身體自然表現亢奮或愉悅： 

第 8 回，香姐計算著要勾引丈夫好友鐵念三，她想：「待他明日來，我學一齣潘

金蓮調叔的戲文，看看何妨。」又說道『潘金蓮有一句曲兒，甚是合題：任他鐵漢也

魂銷，終落圈套。』」（頁 537） 香姐與念三兩人調得火熱，香姐做出萬千情態，念三

被她哄得意亂情迷。香姐動念想弄死丈夫再嫁念三。在此，香姐已完全是潘金蓮的化

身。 

女性遵從身體自然欲望，直白表述： 

第 1 回，「花二娘巧智識情郎」，任三官覬覦花二娘，花二娘對三官也有意思，兩

人雲雨後二娘道：「我不想此事這般有趣，今朝方嘗得這般滋味。但願常聚首方好。」

16 

第 2 回，寡婦二嫂被和她尚未成婚的二舅得手，二人雲雨時，弄得二娘渾身不定，

二嫂叫道：「有趣難當，從來不知這般趣事。」 （頁 429） 

 
13 劉靜貞：〈性別與文本—在宋人筆下尋找女性〉，《中國史新論—性別史分冊》，頁 281。 
14 劉靜貞：〈性別與文本—在宋人筆下尋找女性〉，《中國史新論—性別史分冊》，頁 253，這裡說明《宋史‧

列女傳》的女性是被文人史家所篩選記錄下來。雖不能反映整個宋代的社會現實，更不是社會現實中女性

的整體面貌，但它說明了文人史家如何觀看或期待女性。 
15 劉靜貞，〈性別與文本—在宋人筆下尋找女性〉，《中國史新論—性別史分冊》，頁 282。 
16 《歡喜寃家》，見於《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》，第 2 卷，第 1 回，頁 391。此後引文不加註，直接在引文

後加上回數及頁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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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回，家財百萬的監生蔣青，使計奪走了秀才劉玉貌美妻子元娘，並謊稱這是

神明指示的夙世姻緣，即使知道她已有身孕，仍趁她不勝酒力時雲雨：「元娘初時睡

熟，這後陰雨一陣陣流出，便自醒了。口中歎口氣，因下邊正在癢時節，把那些假腔

調一些也做不出來。」元娘和蔣青一時酣美，兩人倒也成了正經夫妻。 

更為曖昧／直白的寫著女性的欲： 

第 11 回蔡玉奴被兩個淫僧強行且先後得手，這裡寫著：「不想玉奴被二空弄得淫

水淋漓，痴痴迷迷，半晌開口不得。二空放她起來，玉奴穿了衣裙，大哭起來。」（頁

604）雖然羞憤大哭，但在此之前卻道她因性事而變得痴迷。 

第 10 回，作為紅娘的丫頭，在秋鴻「以身回報」紅娘時，秋鴻說道：「這一番真

被你弄得暢快。」（頁 588） 

第 3 回，李月仙夜裡看到丈夫文甫之友必英裸身時，想著：「這般小小年紀，為

何有此長物。我兩個丈夫，都不如他的這般長大。心中一動了火，下邊水流將出來。

夾了一夾要走，按捺不住起來。想一想，叔嫂通情，世間盡有，便與他偷一偷兒，料

也沒人知道。」（頁 437）後月仙也因性愛歡愉，暢美不可言：「快活死我了」。（頁 458） 

第 14 回，豔妓李秀英到寺裡玩耍，明通寺和尚了然想圖紅樓妓女，取五兩到李

家。有這銀兩，李秀英引導和尚「把手相扶到花門，抽將起來，自然與俗人不同，分

外有興。」（頁 638）秀英道：「我閱人多矣，並無一人如你這般興趣，望師父尋一所

在，同你耍了幾時。」（頁 639）了然於是把秀英接至僧家密室同居。 

第 19 回，丁氏被丈夫木知日誠心託付的摯友江仁強佔，丁氏夢中驚醒，已被著

手，只得順著他弄。江仁使出分外功夫，又捧了丁氏嘴親嘴。「丁氏興發起來，便如柳

腰輕擺，鳳眼含斜，酥胸緊貼，玉臉斜偎，猶如戲水鴛鴦，卻似穿花蛺蝶，彼此多情，

不覺漏下三更矣。」（頁 747） 

第 1 回總評道：「自古多才之女，偏多淫縱之風」（頁 410）此語仍是堅守「女子

無才便是德」的父權思想，但可以看到上述這些性愛的暢美歡愉自女性口中說出，表

現的是男性作家對女性欲望的觀點。女性直白近乎粗鄙的口語，其實是男性認為女性

對於欲望，其實是需索的，是不造作腔調地享受歡愛之樂，才是女性的天性。 

不過她們的身份除了青樓女子外，都已是人婦人妻。唯一一位未出閣女子蓉娘與

許玄歡愛，嬌聲情態也因是在夢中巫山雲雨，男性觀點中，未婚守貞仍是基本價值。

已婚或青樓女子識欲望的暢美，則是順應自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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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賣身、私娼或脅迫為了家庭獻出自己的身體 

第 3 回，李月仙因丈夫被設計入獄，一貧如洗，只得賣身救丈夫。 

第 15 回，馬玉貞死了丈夫，後嫁縣衙公人王文，半年和樂生活後，王文走差不

常著家，從此雲稀雨薄，王文生性凶暴，吃醉便撒酒風，無端駡玉貞，或揮拳起掌，

全不知溫柔。後玉貞與鄰居浪子宋仁私奔至杭州，無以為生。玉貞意外成了私娼，同

時間宋仁竟開口要玉貞作妓：「見她小姐家的姐妹，個個穿紅著綠，與那些少年調笑自

如，倒是一桩好生意。」（頁 658）玉貞全他的願，賣身養家，還攢下二百銀兩。 

第 21 回，當朝一品官人的兒子朱道明娶尚書之女，蘭閨豔質，夫妻也恩愛。朱

公子見嫖經上說：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。」（頁 768）他把家

中妾婢俱用過，妓不用說，他只想著偷。他看上租戶伍星之妻蓮姑。伍星為了家人都

能活下去，只好要蓮姑權且依朱道明。夜晚朱吉接走蓮姑天明送回，如此一個月有餘。

蓮姑故意放出許多妖嬈體態，媚語甜言，她為了一家能平安脫離朱公子手段，想了計

謀，她向朱公子借銀一百兩，說是讓丈夫遠離作生意，實則是要丈夫速往杭州租房，

好舉家遷離。 

蓮姑離開時已受孕，又因使計，朱道明死去，小叔伍云主張溺死朱家孽種，免得

辛苦掙得家私未來又給仇人之子。蓮姑道：「不可，雖非丈夫所生，實是妾身所孕。怎

忍一旦棄之。」「存下此子，待斷哺乳，倘後生了子侄，將此子付還朱家，使他不絕宗

嗣，亦是一點陰騭。朱家雖是謀奸，原繫明求，亦非強占。這死亦慘，況得他百有餘

金，亦不為薄。理合將此子斷乳送還，使朱家不幸中之幸也。」伍氏兄弟連聲道好。

（頁 778）  

李月仙與玉貞都是賣家養身，蓮姑則是為了家人安全獻出身體外。蓮姑最後將斷

乳的三歲朱家小公子送回朱家，讓朱家有後，是女性對於他人的回饋與成全。 

三、女性的忠誠與情義 

（一）女性對於「第一個丈夫」的忠誠 

在這樣敘事意念底下的，隱含的仍是女子從一而終的忠貞概念。 

第 5 回，蔣青奪走了秀才劉玉貌美妻子元娘，即使她已身懷六甲，後生子名蔣本

劉。其後因算命師之言方知夫家命運，並請算命師協助，將蔣青的幾千兩銀子讓劉玉

造房起家，直至蔣青被僕人三才刺殺後，劉玉一家團圓，元娘心心念念的仍是首任丈

夫。 



《東亞漢學研究》第 10號 

140 

 

第 3 回，因丈夫文甫被設計入獄，讓李月仙一貧如洗，只得賣身救丈夫。初時她

並不知道她再嫁者，其實是和她有染的丈夫小兄弟必英，必英滿足月仙欲望，但月仙

並沒想到必英會設計陷害丈夫。當她從必英口中得知真相，雖已再嫁必英為妻，她立

時想方設法，走到州衙堂上喊叫冤屈。月仙對知縣道：「婦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望爺爺

作主。」（頁 459）她把必英推夫落水，李禁設計買盜宋七攀害，賣婢偷銀，討婦成親，

將來謀夫身死始未，清楚一訴。雖然她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出軌在先，又即使被情

人設計成為夫婦後二人也頗恩愛，但得知丈夫文甫的冤屈時，無論如何都要替他申寃。 

第 7 回，陳彩城看上對河鄰舍潘璘貌美如花的妻子猶氏，陳以嫡親兄弟友好姿態，

不時到潘家問候送些東西，並拿出銀兩和潘璘合夥作生意。最後兩人一起到外地作生

意時，將潘璘推落深水致死。潘家因家貧無以為繼只得將媳婦嫁出，陳彩娶回，夫妻

歡樂。猶氏嫁過 18 年後，已是兒孫成群，陳彩在潘璘死後對潘家卻是一毛不拔，亦

不肯猶氏回到對河潘家，潘家老父母及自己的親生兒子過得艱苦。直到陳彩道出潘璘

是他所殺，猶氏頭也不回地走出大門，叫喊：「陳彩謀我丈夫性命，娶我為妾，方才寫

出親筆情由，潘家兒子快來！」（頁 529）州衙前百姓皆曰： 

此婦原在潘家貧苦，績麻度日。今在陳家有萬金巨富，驅奴使婢，先作妾而後

作正，已是十八年了，生子生孫恩情亦篤。今竟呈之公庭，必令償前夫之命，

真可謂女流中節俠，行出乎流俗者也。 （頁 530） 

出於流俗，可見世俗寡義。女流中節俠，則見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期待。對於月仙與猶

氏，不論是富貴或者欲望的滿足，都是第二任丈夫可以給予的，猶氏也已再嫁十八年，

子孫滿堂的她仍被丈夫欲望著，她在經濟、欲望都得到滿足。但她得知丈夫死於第二

任丈夫的謀害，情願放棄一切，包括陳家子孫及萬金家業，她甘於淡薄，回潘家仍舊

績麻。最後她得以善終，高壽九十，潘家亦時運發達，賺得萬金，福壽雙全。這是對

於惡者／後來者的警告，同時，忠誠於首任丈夫亦是對女子忠貞的基本期待。 

（二）女性的情義—女性對於女性的救援以及婢女的俠義 

第 1 回，花二娘與丈夫友人任三官有染，一日意外得知任三官未過門未婚妻與人

暗結珠胎，在花二娘得知時想著：「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」（頁 398）她存著救人一命

的急迫感，立刻告知花二要助任三妻子墮胎，以免醜事外揚，救任三妻一命。也因此，

當任三的丈母娘張奶奶，得知有人要殺花二娘與任三官，立刻和女兒商議，立時到花

家告知二娘，阻止了一場殺身之禍。此事後任三官收心娶妻，花林與花妻也和順度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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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海回頭，人倫綱正，同時亦表現「救人者自救」、「殺人者自殺」的因果報應。 

文中對於女性情誼有所著墨：女子救女子，不因其為情人之未婚妻，或未婚夫的

外遇對象，女性對於女性的救援已高過複雜的男女情欲關係。 

第 10 回，秋鴻作為紅娘協助小姐蓉娘與許玄的幽會往來，沒想到半夜樓臺搭橋

走過被路人發現，扭送許玄至官衙，蓉娘怕醜要尋短，又怕害了許生。此時秋鴻要小

姐寫一書，秋鴻自願認作小姐，到官衙救出許玄。書信中情意盡露，自訴其情以及兩

人遇合偕老之意。秋鴻除了頂作小姐外，還力求二尹判蓉娘與許玄為夫妻，並願納谷

贖罪不受枷責。最終，因秋鴻俠義救許玄與小姐，得到的獎賞是成為許玄妾室。 

第 5 回，蔣青奪來元娘後，因元娘生產未健，一時孤單，又因三才到府中買辦，

與三才妻文歡搭上，元娘知情但不妒，因文歡侍奉元娘亦如主母，元娘則待文歡如姐

妹，文歡感激不盡。在劉玉偷偷來訪時，闔家以為劉玉是元娘的兄長，不知是其丈夫，

只有文歡知道。後蔣青與文歡偷歡被三才聽見，三才殺了蔣青後發現是主子又自刎，

文歡逃到元娘房裡。元娘幫文歡掩飾。最後元娘更讓丈夫劉玉收文歡為妾。 

第 6 回，柏青到友人王卞家賞梅，偶爾看見伴花樓上白家小姐與使女花仙，柏青

著迷，吹笛寫賦，一日花仙故意向他招手，他拿梯上伴花樓，花仙見他上花樓，笑道，

明日罷，忙關上樓窗。隔日，柏青自上伴花樓並在榻上睡了。柏青撞見的醜丫頭宜春，

並朝宜春臉上啐了一口道：「啐，真著鬼了。」（頁 509）宜春不甘被辱，狀告白老爺，

因柏青夜深無故入白家，可以打死勿論，白老爺著家僕王七拿劍殺柏青，又棄屍王家

花園。王卞被當作殺人犯，抓拿回官府。白家花仙使女認為禍起於自己：「妾之戲而引

柏子之狂，罪在于奴。實與王公子無辜。妾之一死允當。若移禍於良善，妾實不忍也。

乞老爺將奴抵罪，放了王公子，則牢無屈陷之囚，實有再生大德。」老爺讚她難得。

（頁 515） 

雖深夜入戶非奸即盜，但無人計較白老爺著王七殺了柏青一事，同時，王七完全

不受律法懲誡，亦不可思議。這一回旨在不可開一時玩笑，男女份際要嚴守。最後王

卞中進士後上奏，聖上批本著撫按速理。花仙得放歸家，合家歡喜。白公想贖罪嫁女

於王卞。後王卞與母商議：「花仙女子，為情至此。孩兒不忍忘他。乞母親聘為次室，

不枉他為孩兒這番情義。」（頁 517）花仙因有義於王卞，終成王卞的妾室。 

第 16 回，馮吉員外欲強占費人龍妻子彩雲。馮吉的妻子唐氏，見丈夫豪惡，苦

勸不聽，吃長齋念佛看經，一事不管。唐氏在緊要關頭救了彩雲並送她回鄉。這是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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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對於女人的情義。唐氏後來在尼姑庵修道，只一個家人媳婦隨她出家。費人龍感她

看顧分娩妻兒，中試上任後差人接回奉養。 

還有一種女性的情義，就是成全她所遇見的男人／丈夫們： 

第 9 回，王小山因乏本金，以續弦的貌美妻子二姑設下美人局，騙取左鄰富有的

張二官三百兩，後二姑卻與二官情欲纏綿還生下了兒子。小山想陷害二官，二姑不許，

二娘勸得小山和二官拆夥，並對二官說：「要貨用，你來拿。思有了這點骨肉，兩下都

是親的。我也不偏曲為著哪一個。銀子已在此間。去時不可忘了。」（頁 573）二娘得

以萬全，是因對丈夫有心對二官有意，保全了兩個男人，最終在小山鬱病死後帶子再

嫁二官，唯小山貼了夫人又折兵。 

第 15 回，馬玉貞與鄰居浪子宋仁私奔後被找回時，官府發落時，自贖其身情願

出家。玉貞隨王文回家後，「取出男衣還了宋仁，把上好女衣付與王仁收了。身邊取出

那二百銀子，稱了五十兩，付與宋仁道：我也虧你一番辛苦，將去富春娶房妻子度日，

切不可再到溫州來了。剩下一百五十兩銀子，付與王文……」要他另娶一房好妻室到

老，還說：「若是你沒有那行兇之事，我怎生捨你。」 （頁 663）說得王文大哭，玉

貞不捨。 

玉貞作為私娼養活宋仁，歸家後把皮肉攢得的錢給了丈夫與男人，這是玉貞的善

良與情義。文末編者評：「這也是玉貞欠了這些人風流債，宋仁引去還了，重完夫妻之

情。」（頁 664）或許，這也是男性編寫者對於女性必須犧牲自己成全男人的私心。 

四、眾善奉行，諸惡莫作—對於女性最大的獎勵是成為妻／妾 

婢女對主母忠貞守護，主母回饋的恩賜，是讓她成為丈夫的妾，和自己以姐妹相

稱。 

第 6 回，不讓王公子蒙寃，自願進牢換公子的使女花仙。或第 5 回一直與主母元

娘情同姐妹的文歡，讓元娘與丈夫劉玉相會，最終在元娘的要求下文歡也成了劉玉的

妾。又如第 10 回的秋鴻代小姐上官衙救許玄公子。因此，花仙、文歡、秋鴻都成為

公子的妾室。 

眾善奉行，諸惡莫作，乃至因果報應，是民間，也是明清小說裡一貫的勸世意義。 

小說中女性最大的榮耀是成為妻子／填房，或扶為正室。通俗小說往往會再加碼，

讓她得貴子，丈夫封官，更加完美的是兒子也能考場得意，襲一官職，子孫滿堂，這

是《歡喜寃家》中對於女性最大的禮讚。如第 10 回所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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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玄一家作了很多好事， 妾室秋鴻生了兒子，下科中了進士。後來妻妾各生

男女，子孫俱遵十戒，都發科甲。果信惡人向善，便可轉禍為福。我勸世人人

有八個字，極簡捷，依了他自然發福：「眾善奉行，諸惡莫作。」（頁 601） 

《歡喜寃家》中一再出現「淫僧」，似乎表現對於和尚的鄙視。第 11 回，蔡玉奴

避雨遇淫僧，三個淫僧私囚良家婦女縱欲，甚至有婦人病亡而埋在寺的竹園裡。 

第 14 回，了然和尚圖豔妓秀英最後還殺死了她。被正法時，場上看客道：「漫說

僧家快樂，僧家實是強梁。被緇削髮乍光光，妝出般模樣。」此回總評更是毫不客氣

地說：「袈裟常被胭脂染，直裰時聞膩粉香，好色可知矣！和尚色中餓鬼，婆娘錢可通

神。」（頁 647） 

如同第 11 回總評：「天下事，人做不出的，是和尚做出。人不敢為的，是和尚敢

為。最毒，最狠的，無如和尚。今縉紳富豪，刻剝小民，大斗小稱，心滿意足。指望

禮佛，將來普施和尚。殊不知窮和尚，雖要肆毒，力量不加，或做不來，惟得了施主

錢財，則飽暖思淫欲矣。又不知奸淫殺身之事，大都從燒香普施內起禍。然則普施二

字，不是求福，是種禍之根。最好笑當世縉紳，所讀何書，尚不知異端二字兒，今白

蓮、無為、天主等教是亂天下之禍根也，戒之，戒之。」（頁 613） 

但在第 21 回，朱尚書對家人說：「從此放生戒殺，齋僧布施，修橋砌路，愛老施

貧，裝修佛像，貴籴賤粜，饒粗免利，持齋念佛，惜字敬書，一應家人，不許生事害

人，足迹不履公門。極惡一個人家，竟變為清涼世界。」（頁 780）仍是對於佛家善念

的履行。 

這裡透過淫僧／秃和尚指責當時社會的亂源來自宗教。雖謗僧，卻履行佛家佈施

慈悲。善惡果報，仍是普世價值。 

五、結語 

《歡喜寃家》寫二十四個世情故事，述最為普遍的男女情色欲望，並以此誡之。

大抵在《歡喜寃家》中，天上掉下來的寡婦美人，或獨行的王孫公子，多是美人／美

男計。欲望必然是存在的，但好色男性／欲望女性應深自以為戒。 

第 20 回裡王謂積金巨萬但卻是個守財奴，一病而亡，留下巨萬資財，這寡婦商

氏年三十一，靠家資度日，一位公子稱自己是楊尚書之子，實則以華服書生之姿，行

強盜之實，因商氏吃酒亂性做了失節婦人，人財兩失。 

第 12 回汪監生娶寡婦，因自稱是寡婦兄長的男子，不斷告訴汪尚文寡婦有萬頃



《東亞漢學研究》第 10號 

144 

 

田產。汪尚一生作為守財奴，積下來的三千兩銀子是被寡婦兄弟騙走。第 23 回仍舊

是一個書生被美人計所惑的故事，但引誘書生者是一十六、七歲小官夢花生，再以姐

姐青春守寡誘之，王國卿認為自己得了雙美，六百兩銀子全被調包成鵝卵石。實則，

巫娘房裡分明掛著一幅姜太公釣魚的圖畫，以此喻世。 

底層文人的世情書寫，寫出社會的片面真相，也寫出男性觀點底下的女性。重點

是要「使慧者讀之，可資談柄。愚者讀之，可滌腐腸。稚者讀之，可知世情。壯者讀

之，可知變志。致趣無窮，足駕唐人雜說；詼諧有竅，不讓晉士清談。 （〈原序〉，頁

383）亦即，對於女性的書寫並不在於理解女性，而是用以醒世。 

在政治紛亂的晚明社會，節婦烈女的道德標準不適用於動盪時局，底層百姓真實

生活中，食色欲望難以迴避，但女性仍須忠貞—此表現在對於第一任丈夫的忠誠，這是

對後來者／惡者的反擊。更進一步是女性為家庭／為男人犧牲，如此方可保家庭完整。

如為縱欲謀害丈夫性命，如第 8回的香姐以潘金蓮自況，最終也如同潘金蓮，成為丈

夫兄弟（異姓小叔）的刀下鬼。可知，社會價值的基礎即是《歡喜寃家》不斷強調的：

眾善奉行，諸惡莫作。 

女性的情義不只是對於丈夫／男人，女性與女性之間情義支持，才能使家庭和諧，

因此對主母／主人有義的婢女可晉升為妾。女子最美滿的人生，仍是成為正室，至高

則是受封誥成為命婦，子孫滿堂，福壽雙全。這仍展現男性書寫者的父權觀點。 

我們看到《歡喜寃家》裡已有寡婦為男色著迷，吃酒亂性，人財兩失，以及女性

在雲雨後直白敘述歡美之感，是晚明世情小說對於女性的觀看方式。至於清初至晩清

世情小說是否有不同的敘述方式，本論文為研究起點，期在未來更全面梳理世情小說

對於女性的書寫，參照並建立世情小說的意義內涵及脈絡。 


